
胜 日 群 贤 约 九 盟
湖 滨 两 岸 起 诗 情 。
红 荷 染 透 三 山 径 ，
碧 浪 醺 浓 五 路 旌 。
带 露 和 风 迎 渡 客 ，
凝 芳 玉 月 照 归 程 。
烟 波 浩 渺 连 天 际 ，
满 目 离 奇 一 梦 惊 。

七律·北海赏荷

朋 邀 小 坐 坝 堤 东 ，

碧 水 珠 晖 透 绿 桐 。

抛 却 浮 华 谁 似 我 ，

轻 摇 荷 扇 曳 熏 风 。

七绝·与诗友北海赏荷

数 里 荷 塘 数 里 红 ，

花 丛 鹳 落 戏 声 隆 。

迎 风 翠 柳 舒 衣 袖 ，

沐 浴 残 阳 赏 钓 翁 。

七绝·客过北海荷塘

白 墙 黛 瓦 映 双 瞳 ，

旧 画 新 描 战 备 容 。

栈 道 不 识 游 客 影 ，

楼 高 难 掩 杏 林 红 。

七绝·走马岭怀古（新韵）

山 花 妩 媚 客 归 迟 ，

碧 叶 亭 台 滞 去 时 。

向 晚 湖 清 波 有 韵 ，

朦 胧 月 影 寄 香 诗 。

七绝·西湖晚归

自从有了野母亲节冶这个节日袁我每年都

要千方百计赶回乡下陪老妈过节遥 今年母亲

来城居住袁方便了许多袁我们可以随时过去看

望她遥
记得去年母亲节袁我关了店门匆匆奔赴

于乡下陪妈妈过节袁一路上堵车袁回到家已经

是中午时分遥老妈为了招待我袁早早就出门摘

洋槐花袁挖野菜遥看着她挎着沉甸甸的篮子风

尘仆仆地赶回来袁微驼的背努力地支撑着袁手

指还被树枝划破了口子曰 闻着槐花淡淡的清

香袁 我忍不住泪眼婆娑遥 当我准备启程的时

候袁妈妈已经把各种野菜摘好煮熟袁一份一份

装进袋子里让我带上分给姐弟们吃遥
长 年 居 住 在

乡下的老妈袁虽说

已 经 跟 着 我 们 进

了城袁可村里那些

春 耕 秋 收 的 农 活

她还是念念不忘遥
春天的时候袁早早

就 想 着 回 去 刨 地

耕种袁修整菜园袁挖野菜袁摘槐花曰夏季也不忘

回去除草袁施肥袁扎秧袁嫁接曰到了秋天袁返乡

的脚步就跑的更勤快了袁收割庄稼袁打酸枣袁
采蘑菇袁一样也不能落下曰即使到了冬天袁她

也要三六九回去看看遥
母亲的农务活样样精通袁但是更偏爱养

鸡袁 到城里住也要想方设法带着她的鸡伙伴

们一起走遥为了满足她的心愿袁我们找了个即

将废弃的破房子刚好安放下她的心肝宝贝袁
还搭建了个临时喂鸡棚袁打趣的称为野养鸡办

公室冶遥安顿下来后袁母亲更是精心喂养遥她每

天都要去菜市场捡回菜叶子切碎袁 再去附近

的饭店挑上剩饭回来和谷糠搅拌起来一盆一

盆倒进鸡槽袁还要按时饮水袁喂各种预防性的

药物袁冬天还要给鸡棚盖上一些旧棉被袁真是

不亚于养一群孩子遥
当然袁鸡蛋也是一年四季从不间断遥 然

而母亲从来不吝惜自己的劳动成果袁 整天打

点着这家送一篮袁那家送一筐袁看望病人时袁
她的土鸡蛋更是派上了用场遥 除此之外她还

喜欢看书袁听歌袁绣鞋垫遥 叶特别关注曳是她的

最爱袁古老的红歌还能哼出几首袁外甥们的婚

嫁鞋垫她早就一双双准备得整整齐齐放在箱

子里噎噎
最近袁77 岁的老妈还学会了玩微信袁尽

管一幕幕闹剧笑得我们前仰后合袁 但是我们

从 心 里 看 到 了 老

妈的进步袁读懂了

她的快乐和满足遥
虽 然 老 妈 的 思 想

有些守旧袁固执和

偏 激 袁但 是 袁 我 们

姐 弟 也 都 像 妈 妈

爱 我 们 一 样 包 容

她袁呵护她袁接纳她袁尽力表达自己的爱意遥
临近母亲节听着一篇篇因为没有了母

亲而伤感失落的文章袁 我暗自庆幸我的老母

亲还健在袁还能陪着我们同享各种快乐袁我们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钥
今年的母亲节袁我带老妈去超市转了一

圈袁买了各种她爱吃的小食品遥 虽然我没有捧

着一束康乃馨站在老妈的面前说野妈妈袁我爱

你遥 冶但我陪着妈妈听歌袁看我院子里种的鲜

花袁 翻看一张张老照片袁 吃一顿香喷喷的饺

子袁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遥
爱的方式有千百种袁而我却是最普通的

那一种噎噎

母亲节随想
曹永芳

星期六 2019 年 8 月 31 日

本版责编：宋 苗 3
QINZHOUXINWEN 文 学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

然正气。 ———习近平

六年前，女儿小学毕业到县城实验中学上初中，为方便孩子就

近走读，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居住。从乡下往城里搬家时，

我首先打点了我的书，妻子说我:“你是忘了啥也忘不了书，咱是进

城租家给孩子做饭照顾孩子的，你却大摞小摞倒腾你的书，到哪里

也忘不了带你的宝贝”。帮忙搬家的人也觉得那好几纸箱的书搬着

挺沉挺重，开玩笑地说我是“秀才搬家———尽是书”……

截至目前，我们从乡下进城居住刚满六年，时间虽然不长可是

已经搬了两次家换了三个住处，一次是因为先前租住的房子阴暗潮

湿，冬天冷的把水缸也能冻的结冰，不得已而搬家。二次是因为孩子

从初中考入高中，我们觉得后来的住处离高中较远只好再次搬家。

每次搬家书都是必不可少的“贵重物品”。进城几年来，由于县内作

者出书相赠和自己买书，我藏书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但是我一本也

舍不得丢弃。毛主席说过:“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

可以一日不读。”是的，对于每一个爱好读书的人来说，书是必不可

少的家当，都把读书当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读书的，自己也说不清了，仅记得

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经常把看了《少年文艺》上的文章讲给伙伴

听。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的欲望越来越强，哥哥那时肯看课外书，

每当他带书回家来，我总是趁他不看的时候，钻到被窝里或者在吃

饭的时候偷看。我的眼睛高度近视也和儿时不注意保护视力，躺着

看书的坏习惯有很大关系。我大舅年轻时上过刊授大学，订有好多

文学类书刊，我每次去了外婆家，总是废寝忘食把他的书看个遍，还

觉得不过瘾。父亲参加师专函授时，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他的许

多文学书籍都是我喜爱的读物，《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选》等书，我看

了不下五次，每一次阅读都有种如饥似渴的感觉，真是一书在手，其

乐无穷；捧读书刊，爱不释手。在书的海洋里汲取营养的同时，我的

写作水平也不断提高。中学读书阶段，我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作

范文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读，还让大家背诵我的文章，校园里黑板报

上时常抄有我的作文。

从初中读书时起，我就试着给报刊投稿，还不知天高地厚般做

过作家梦。虽然我的稿子寄出去以后多数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期

盼自己的文章能早日变成铅字的愿望一次次化为泡影。可是有时收

到退稿也觉得很高兴，心里想着肯定编辑看过我的稿子了，尤其是

收到编辑的亲笔回信时，更是激动不已，总认为自己的文章离发表

的日子不远了。然而，我的第一篇稿子发表也是二十多岁以后的事

了。

初中毕业，参加中考，本想报考师范，但是由于身体原因未能

如愿，复读以后报考中专，再次落榜，只好回乡务农，柔弱矮小的身

躯在责任田里劳作，真觉得前途渺茫。那些年的冬春之际，农村总要

利用农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干部形式主义严重，喜欢作表面

文章，搞形象工程。我身单力薄，干活没有技巧，包村的乡镇干部指

着我干的活，对我说:“你看看人家们做的活气，看看你的，你怎么真

的不会做，连假的也做不来呢”？他们讥讽嘲笑我，我无言以对，只恨

自己生不逢时，命运不济。说实在话，就连村上的一些人也在明里暗

里说我是书读的多了成了书呆子，是一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书

古董”。

回乡一年后，恰逢“普九”攻坚，我们村里的学校要由四年制改

为六年制，学校缺了老师，村里就从当年中学毕业回村的学生中挑

选自用民办教师，村主任的女儿、村委会计的女儿和我，三个人被充

实到了学校教师队伍中。紧张而繁忙的教学之余我没有忘记阅读，

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期间也写点生活的点滴，用心记录感悟类小

稿子，偶尔有豆腐块在相关报刊发表，还被《长治日报》《北方瓜菜

报》聘为特约记者。担任代课教师十年，我辗转三个乡镇六个村，读

书看报是我忙余的第一要务，在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精神食粮，体会

着读书的愉悦。怀揣着成为一名正式教师的梦想，潜心钻研教学，努

力工作，在读书中成长，在学习中提高。然而，因撤乡并镇，学校合

并，我被辞退回乡，放牛下田，春种秋收，但是辛苦的劳作之间隙，不

忘读书，笔耕不辍，有二百多篇文章在各级报刊发表，被县内读者誉

为“乡土作家”，还被吸收为长治市作家协会会员。

时光飞逝，岁月蹉跎。在村里务农一晃眼十七个年头过去了，

春秋几度，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土坷垃打交道的日子里，我读了大量

的书，长治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表彰我为长治市首届百名最美读

书人之一，我在县内成立了第一个崇尚读书的“沁县读书俱乐部”微

信群，此事曾被《山西老区开发》进行报道。我写的稿子多数是弘扬

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的题材。关于李雨山六年照顾残疾儿子的报道

见报后，李雨山夫妇作为道德楷模上报省文明委；残疾农民裴福昌

在我的鼓励下，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他二哥裴万福以手足之情、兄

长之爱，十几年如一日照顾着残疾弟弟，我把他二人的事迹进行宣

传报道后，裴福昌被县委表彰为残疾人自强模范，他二哥被入选长

治好人和山西孝老爱亲模范。宣传好人的同时，我也在践行着好人

精神，助人为乐办好事。所以，我也被长治市文明办表彰为“长治好

人”，我的事迹还被沁县残联干事卫东写成《一位宣传好人的好人》

登在 2018 年第一期的《山西残疾人》杂志上，“中国小康网”也以“沁

县好人史晋峰”为题对我进行了报道。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成就人生。通过读书、写作，我与县内不少

写作者、读书爱好者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生活圈里有了许多“谈笑

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良师益友。与此同时，我还经常受邀为县内

作者修改稿子、校对文章，而且参与了县文联几部书的组稿校对工

作。2015 年 4 月，在热心人士的推荐下，我来到了一个单位上临时

工，从自由散漫阅读文章到坐在办公室阅读报刊，从随心所欲写杂

文散文到在机关单位写公文材料，每天的工作虽然枯燥、忙碌、劳

累，但是我仍然不忘学习，一有空就阅读局机关订阅的党报党刊，努

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与我熟惯的某机关退休干部半开玩笑地对

我说:“劲丰，你是沁县多年来唯一的一名从地地道道的土巴生直接

走进政府工作部门写材料的人。”是啊，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是

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单位干临时工每月的工资虽然不多，

但是我觉得是读书使我体现出了人生的价值，前几年我被县委表彰

为优秀共产党员时，也是全县受表扬者中为数不多的农民，可以自

豪地说，我的所有的荣誉均来自于读书，来自于在字里行间行走的

耕耘。

一路走来，我与书为伴，与书为友，是读书和写作使我树立了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2018 年，

我写的《我的电视情结》，在全县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征文比赛中

荣获二等奖；我写的《我的环卫情结》在全省职工“走进新时代，当好

主力军”征文活动中，获得三等奖，是全县唯一的参赛获奖者，手捧

获奖证书，我百感交集，是读书给我以奋进的力量，是读书使我收获

创作的喜悦。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我将无愧于“长治市首届百名最

美读书人”这个荣誉称号，与书相约，结缘一生。与书为友，享受美

好，我愿永远做个“书呆子”，用奋斗谱写人生芳华。

（此文获 2019 年山西省残疾人“我与阅读”主题征文比赛一
等奖）

秋风萧瑟忆慈父
文 / 王彦军

在字里行间行走
劲丰

如今，在乡村很少见到麦子。从袋子里

倒出来的白花花的面粉都是河北，河南，山东

等地生产的。前年在景村水库北侧见到一半亩

小麦，像是偶遇文物，急切切地带着未圆锁的

女儿，看个稀罕，讲解一下逝去的乡愁。

“三伏有雨多种麦”，处暑和白露之间，

拉一头老牛，扶一张木犁。一个在前开沟，一

个在后播种。这些看似粗笨的农活，都必须有

一定技巧，会扶犁点种的好受苦的，大把式才

能完成。我家那三亩薄田每年都是父亲赶牲

口，栓狗大爷溜籽。栓狗大爷左胳膊挎个竹

篮，里面盛麦种，麦种为防虫子，防霉变拌有

农药，总有刺鼻的味道。右手抓一把种子，虎

口朝下对准刚开好的土壤湿润的犁沟里，大拇

指不停地在食指中指间来回滑动，温顺的籽粒

顺次落入沟中。整块地种完，一耱一耙，覆上土。

在地边，抽支旱烟，满心希望有个全苗全垄。如

果天旱或是回茬过了白露下种，上冻了出不来

苗，叫“布蛋麦子”只能等到来春生发了。

“过了清明节，麦子苫住脚。”春天，麦

子返青了，这时的北方还是苍黄待绿，麦子早

已绿油油的一大片，这里风景独

好。孩子们准会在麦田里活动，

有时遇见野兔，追得他们漫山遍

野跑。孩子们的嬉笑声是廉价

的，不用任何玩具，愉快地笑声

弥漫了整个春天。麦田里杂草很

少，麦苗经过三冬严寒，杂草还

未露头，麦田已蔚然成势，杂草

遮在地荫里长不成气候。

拔节，抽穗，扬花，灌浆。小满时节，

麦子蜡熟，黄绿相参。麦芒怒发冲冠，麦穗饱

满挺拔。也就这时，尚在年轻的父母拿出挂在

窗户上的镰刀。割麦的镰刀叫杏镰，刀刃薄，

锋利。锻打的月牙形镰片，夹在木头把前段，

象数字“7”在拐角处有个眼，用钉贯卡在木

把上。镰刀像半个粽叶，平面是薄刃，弧面厚

是刀背。拐角处细，用个铁圈掴住。父亲端来

水，磨好镰，发锈的镰刀一经打磨变得锃光瓦

亮，寒气逼人。

“秋忙夏忙，秀女也下场。”割麦，收麦，

打麦称做“龙口夺食”。好几户凑成组，割了

东家，割西家，忙碌着，但高兴着，每个人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天刚亮，三五成群来到地头。父辈们不

慌不忙地开始收割。走在最前的叫“拉垄子”，

割得最快，左手把麦，右手用镰拉，“噌”的

一声，把麦子割起，顺势码放在身后。再往前

走，有节奏地重复动作。一会儿割出一条通

道，后面的人从左到右一个接一个开始割。这

时太阳毒辣辣的炙烤着麦田。天越热越得赶紧

收，不能消停。我年少不懂事，为什么不等阴

天割，受这日晒火烤的苦罪？因为天热麦秆干

燥，好割。天阴，一怕连阴天，麦穗发芽。二

怕潮湿麦秆有韧性不好割，连根拽起。唉，心

忧炭贱怨天寒，明知天热趁热割。快到中午，

麦子割起来了。把麦子捆成捆，用车子拉回打

麦场。晾晒，翻打。

打麦子，也得一个晴朗天，早起把麦捆

解开，握住麦穗抖开，晾晒。打一场翻一场。

最后用木叉挑去麦秆。场上只剩麦粒儿和麦

芒。用扇车吱吱呀呀扇上半天。颗粒饱满的麦

子堆成小山。一年的辛苦一年的收成就在眼

前。帮忙的乡亲们都会说几句好听话，今年打

的不少。尽管都知道有水分，可谁也不会较

真，在麦场上只能多说不能少说。朴实的心里

总是对生活充满希望，祈盼年年风调雨顺，粮

食满囤，五谷飘香。

打完麦子，还得晒场，除去水分，好保

存，好交公粮。

再后来，有了机器，机种机收机打。生

产力发展极大解放了劳动力。大批农民走出大

山，走入城市，当起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工。麦

子由于产量低，被玉米谷子代替。所以很少见

到麦子。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犁耧耙耢，

碌碡石礅，簸萁锹镢，牛车马套一些农具逐

渐消失在记忆中。只有那乡愁，父辈们沧桑

的脸，厚茧的手，永远铭刻在心中，呼唤我

的良心，不能忘却历史。留住乡愁，开拓崭

新的未来。

文 / 王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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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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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峰 染 墨 随 烟 去 ，

数 栋 红 楼 映 绿 裙 。

七绝·俯瞰桃园移民新村有寄

五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不敢去打开

心田里的那扇门。只要开启一个小小的缝隙，深切的

怀念就会夺“门”而出，恣意汪洋，把我无情地淹没。

我不愿面对，更不敢追忆。但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

的时光流逝非但没有冲淡我们对您的怀念，反而把

这份深情积淀成海。萧瑟秋风今又起。在您五周年忌

日即将到来之际，我终于勇敢地打开了怀念的闸门。

父亲，您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岁月的无情、老天的不

公，语言的苍白、文字的无奈。

父亲是个勤劳俭仆的人。劳碌奔波、辛勤劳作

贯穿了他的一生。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父亲出生于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妹妹和一个

弟弟。兵荒马乱中，他刚断断续续地上了一年多学，

爷爷就得急病去世了。爷爷弥留之际凄苦、留恋和期

望的眼神深深地镌刻在这个刚满十三岁的少年心

头。面对缠着小脚的母亲、四个饥饿的弟妹，心如刀

绞的父亲辍了学，开始了自己近六十年的犁耧耙杖、

开荒拓地、春种夏养、秋收冬藏的生活历程。那些

年，最困难的时候，全家人一年仅吃了半斤盐。生

活的重压之下，年幼的父亲像一头憋足劲的牛犊

子，拉着那个风雨飘摇的家，一步、一步地向前挣

扎。多少辛酸和泪水，被他悄悄地咽进肚子里。父

亲从来舍不得为自己乱花一分钱，衣可御寒、食可

果腹即可。他把挣来的、挤出的、攒下的全部奉献

给他的家庭和亲人。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勤俭节

约，使我们一家逐渐摆脱贫困。年复一年的劳累，

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头发变白、皱纹加深、腰

背弯驼、牙齿脱落，直至疾病缠身。我们诅咒岁月

的无情，却无法挽留时光的脚步。

父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在把土地打理得井井

有条的基础上，父亲自学了泥瓦工和编织手艺。他的

瓦工手艺在附近十里八村很有名。那年头，老百姓盖

房用不起水泥砖块，根基都用石头打，墙用土坯垒。

父亲砌的根基紧密稳固，垒的墙平整牢靠，几十年都

不变形，乡亲四邻修房盖屋都爱请他去。每年农闲时

节，父亲就会背着干粮到三十多里外的深山里住几

天，割粗壮均匀的荆条，一挑一挑担下山，用马车拉

回家。然后，用大石头把这些荆条压在村前的小河里

浸泡几天，捞回来晾晾，就能编筐子了。那时候，最令

我们乐此不疲的是翻开父亲捞回来的荆条，在里面

寻找钻进去的小鱼与河虾。父亲编筐子每天都是在

夜里，———白天他还要到地里劳动或外出做工。当我

们半夜一觉醒来，他还在昏暗的灯光下编织着。他的

两手冻得红肿，又崩满裂缝，鲜血直流，用布条包一

下，接着编。实在饿急了，就啃两口冷窝头或胡萝卜。

人们都称赞父亲编的筐结实、精致，但只有我们明

白，那些筐的每一根、每一缕荆条上都浸染着他的汗

水甚至鲜血。

父亲是个目光长远的人。尽管读书不多，但他

有一个朴素的远见：只有多读书，才能有出息。五、六

十年代，父亲省吃俭用供叔叔读了技校，供三姑上了

沁县中学。这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是石破天惊的事。

随着我们姐弟五个的出生，家里陷入更深的困境中。

因为老房子不够住，父亲浮肿着身体，在干完农业社

里的农活后，抽空一块一块地自己打土坯，一担一担

地从河里捞河光石，一根一根地买木料，一点一点地

盖起五间土坯楼房。接着，又一个一个地供我们姐弟

五个读书。贫贱夫妻百事哀。尽管父母二人齐心协

力，辛勤劳动，精打细算，还是无法填起家里深不见

底的穷坑。为了供大姐读书，父亲先后五次卖掉了准

备盖房的木料。七十年代末，十二岁的二哥考上重点

中学，他背着干粮住进深山割了四天荆条，卖到漫水

鹿场，才凑齐十一块钱上学费用。九十年代初，我考

上师范学校，他又贷了四百元钱，把我送进学校。再

苦再难，父亲都咬紧牙关，没有让我们一个人失学。

父亲是个宽厚慈爱的人。改革开放前，父亲是

农业社里的队长。他从来不高高在上，拿五作六，更

不会以权谋私。每天分配好队里的劳动任务后，他总

是冲在劳动队伍的最前列。队里的人都很信服、尊敬

他，他所带生产队的劳动成果也总是远远地高于其

他生产队。在做泥瓦工时，他不喝酒、不喝茶、少抽

烟，不喜欢歇息，总是从早到晚干个不停，工钱也总

比别人低，乡亲都称赞他“好侍候”。每年册村清

明会的时候，父亲都会把他编的筐、篮子和箩头装

满马车，拉到会上去卖。由于质量好、价格适中，

每天都是一会儿就被抢购完了。那几天，我们每天

都会在村口望眼欲穿地等父亲回来，他也总会给我

们买回喷香的干馍或麻花来。父亲木讷寡言，但记

忆力奇好，脑子里储存着数不清的神奇故事。我们

姐弟五个及我的几个侄子、外甥，都是骑在他肩膀

上、听着他讲故事长大的。我在家里排行垫底。在

我模糊的记忆里，父亲不论在哪里，都带着我这只

“小尾巴”。我总是骑在他的肩膀上，———父亲的肩

膀是那样地宽厚、温暖！

父亲是个刚强坚韧的人。年近古稀的时候，他

仍然坚持每天到地里劳动，仍然帮乡邻去修房盖屋。

家里养着五六只羊，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父亲就赶着

羊出去放牧，直到早饭前才沾着一身露水回来，羊已

经吃得腰滚肚圆。他匆匆吃点饭，又到地里去侍弄庄

稼。其实，那时他已经有了脑梗的征兆，经常头晕、腿

软、脚肿。但他隐忍着，不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

直到七十岁那年冬天，病情突然发作，右半身偏瘫。

那时，我们才知道父亲的病情有多严重，才衡量出儿

女对父母的爱与父母对儿女的爱相比有多大的差

距！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父亲出院了。倔强的

父亲坚持锻炼，由需人搀扶，到独自拄拐，再到撇开

拐杖。后来，他还不顾母亲和我们的劝阻，坚持到地

里拾柴禾，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正当我们对父亲的

关心再次麻痹时，他却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父亲走

的时候，身边只有母亲，让我们姐弟几个抱憾终生。

在他走的头一天，我们几个回老家收秋，临走时，父

亲还和我们道别，没有一点征兆。接到噩耗后，我们

痛不欲生，失声恸哭。寒秋中，我们像一片片失去树

干的落叶。父亲入殓的时候，我用脸最后一次贴了贴

他不再温暖的脸。从此，我不再惧怕生与死的距离。

父亲，没来得及住进儿子宽敞的新房里，没来

得及享受儿女更多的孝敬，您就带着亲人们无尽的

遗憾，匆匆离去了。您虽然只是一介老实巴交的农

民，但在我们心中却是最伟大的：在您走过的七十五

年岁月里，没有索取，只有奉献；没有语重心长的言

传，只有无时不在的身教。您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爱，

什么是担当；让我们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今，

母亲虽年近八旬，体弱多病，但神清气爽，精神矍铄，

儿孙绕膝，尽享天伦。您的五个儿女家家长慈幼孝，

和美幸福；个个工作努力，积极向上。此生，作为一名

儿子、兄长、丈夫、父亲，您值了！

父亲，如果有来生，我愿恳求上苍，让我做您的

父亲！我想：这辈子，我们对您的回报太少太少了。只

有做您的父亲，才有可能真正回报您此生对我们的

无私父爱！父亲，您若有知，当不怪儿子不孝吧！

写于 2013 年 9 月


